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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剧《金子》的审美示范意义 
杜建华 

《中国戏剧》2002 年 4 期，2004 年 11 月荣获中国文联、中国剧协第三届中国

曹禺戏剧奖·评论奖优秀奖。 

- 

     

      重庆市川剧院创作演出的《金子》,一经在川、渝舞台亮相,
便以其精巧的剧本构思、鲜明的人物形象、出色的演唱技艺、完整
的舞台艺术而引起轰动，随后陆续在北京、上海、南宁、南京等地
举行的各种全国性演艺界盛大活动中演出，所到之处受到观众的热
烈欢迎，并夺得全国各种戏剧大奖,为弘扬民族优秀文化、建设社
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了贡献，也为川剧赢得了良好的声誉。可以
说，《金子》的出现，为 20 世纪的川剧划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,也
为戏曲现代审美形态的构建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。川剧是一个古
老的剧种,《金子》却是一出以川剧高腔演出的表现现代生活题材
的新剧目，如何在传统戏曲审美规范的基础上,构建具有时代精神
的现代戏曲审美模式，或者说，具有现代审美品质的戏曲应具有哪
些审美特征，通过对《金子》的解剖，或许我们可以解读现代戏曲
审美的一些奥秘。 

  

一、戏曲现代戏的典范之作 

  

川剧《金子》是依据曹禺先生话剧《原野》的改编之作,讲述

了一个民国初年发生在四川古镇上的故事。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,话

剧对戏曲的巨大影响是显而易见的,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理论

的影响下,在较长的一个时期内，川剧乃至戏曲现代戏几乎都没有

摆脱“话剧加唱”的模式。在话剧思维定势的制导下,戏曲普遍采

用了话剧式的分幕及写实化布景,音乐则像歌剧一样实行配器、谱

腔，表演也随之生活化，戏曲的话剧化在所难免。虽然从 80 年代以

来这种现象已有很大改观，但至今戏曲舞台上的话剧模式仍不少

见。这种话剧模式的戏曲不仅出现在现代戏中，就是一些表现历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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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材的古装戏，话剧式的剧目也不少见，如何以戏曲的思维编剧、

导戏、演戏，以保持、发扬戏曲艺术的特色，同时又赋予它时代的

丰采，在话剧基础上改编的《金子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

例。 

剧作者以戏曲的思维方式对话剧《原野》进行解构,再以川剧

的叙述方式来重新结构剧作，对原著进行了戏曲化的改造。首先在

故事情节上化繁为简,以金子为主线来贯穿戏剧情节,体现了戏曲

“一人一事，一线到底”的基本规范，该剧对场与场之间的分割与

连贯的处理尤为巧妙，既不同于话剧的拉幕式分场，也不用传统的

打杂师检场，却以剧中人白傻子串场似的表演，解决了上下场的连

接问题，同时以傻子的“傻话”来暗示或连接剧情的发展,戏剧结

构精巧却不复杂，表现手法高明却不露痕迹，显示了剧作家深厚的

艺术功力。 

生活化与艺术化的高度统一,是《金子》剧本创作的一个突出

成就。全剧使用的是地道的四川方言俚语,其中多有老百姓常用的

生活警语箴言,浅显直白却耐人寻味。如焦母与金子的对白：“男

人越接越害怕,女人越嫁越胆大”，“假感情要钱,真感情要命”。

类似台词不仅是生活哲理的提炼，而且在对仗、回环、对比、反衬

等修辞手法的运用上十分考究,体现了剧诗的意境。不但如此,语言

的性格化也是该剧的突出之点,如在焦家老屋，瞎眼的焦母与仇虎

仇人相遇，焦母一把拉住仇虎的手,二人相互试探: 

焦母: 干儿子,我晓得!路上风霜夹湿热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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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板心心出热汗,定是血热中了邪。 

仇虎: 老干妈,我晓得,天天起早又贪黑。 

手板心心出冷汗,冰浸冰浸象条蛇。 

焦母: 你明白,我晓得,瞎子两眼一抹黑。 

仇虎: 你晓得,我明白,哪里天黑哪里歇。 

  

这段对白通俗、简练，话中有话，针锋相对，真可谓典型环境

中的典型语言，准确地表达了此时此地人物的真实心态，十分传

神。剧中类似的精彩语言不在少数，剧作者娴熟的语言驾御能力令

人钦佩。 

  

二、舞台艺术整体美的提升 

  

《金子》之于《原野》,由话剧转型为川剧,这是一种艺术形式

向另一种艺术形式的转换,并须在转换的过程中进行新形式的再创

造,《金子》之所以获得戏曲界专家和观众的一致首肯,在很大程度

上得益于它在二度创作方面的整体性成就。川剧是一种高度综合的

艺术形式,除了剧本这个基础之外，演员的唱做念打以及舞美、音

乐的配合均是舞台艺术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，正是通过诸多艺术要

素的有机融合，加上演员出色的艺术发挥,《金子》向观众展示了

完整的舞台效果，其创造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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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一，写实与写意熔为一体。《金子》全剧共六场，只有两处

场景，一、二、六场在古镇边，山坡石桥、黄角老树：三、四、五

场在焦家老屋，室内正面供奉着焦阎王的灵位,灵位前有方桌木

椅。这种场景设置具有明显的话剧式特点，但在舞台调度和演员的

表演上却不局限于这种整体性布景的制约，在具体时空的构建上仍

然以演员的表演为转移。比如第三场,金子、仇虎上场,场景为室

内：焦母归家时，见大门紧闭,上前拍门:“光天白日的,关倒门做

啥子?”这时，场景被分割为室内与室外两部分，焦母进门后，场

景又还原为室内。以后,白傻子进屋，焦大星回家，场景不断由合

到分，由分到合，都是通过演员的表演完成的。导演的高明之处在

于，剧中采用的是兼有写实与写意特征的标志性装置，既有明确的

规定性,又有较大的可塑性，使具体场景与“景随人移”的相互结

合，消除了现代戏曲舞台布景与演员虚拟性表演之间的隔阂，沟通

了传统戏曲美学精神与现代观众接受心理的连接渠道，开拓了现代

戏曲舞台创造新的空间。 

其二，传统音乐与现代音乐的有机结合。《金子》的音乐形式

是以川剧高腔帮、打、唱相结合为基本构架，同时大量吸收融合了

现代及民间音乐的曲调和元素，通过重新设计、整体布局，形成了

特色鲜明、丰富华美的音乐风格。比如，音乐中选用了四川民歌

《槐花几时开》的曲调，将其融汇于全剧的背景音乐中，以此来丰

富川剧高腔的旋律；为烘托戏剧气氛,采用了男女混声、和声帮腔

等方式；在传统高腔与现代音乐语汇融合的基础上，结构了色彩丰

富的背景音乐，但演员的唱腔仍保持了高腔徒歌式的清唱，充分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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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了金子主演沈铁梅那亮丽婉转、韵味纯正的唱腔艺术，受到新老

观众的一致好评。 

该剧在通过音乐创新来塑造人物形象方面，也取得了成功的经

验。比如焦母这一艺术形象的刻画,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音乐唱腔

设计和演员出色的演唱。从川剧行当唱腔艺术发展的角度看,老旦

行的唱腔并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演唱方法和艺术风格，至今仍然是

川剧声腔艺术中的一个薄弱环节。《金子》中的焦母在戏中是一个

重要角色，如果其音乐形象欠缺,演唱逊色，势必会造成全剧整体

水准的下降。为此，导演选择了著名的曲艺演员陈雪出演焦母。陈

雪嗓音宽厚明亮，高低自如，有数十年演唱曲艺、曲剧及川剧的经

验，较之一般的川剧老旦演员，在发声方法和演唱技巧上有自己的

特点和优长,其嗓音条件也适合这一角色形象。在唱腔设计上，焦

母拿着小木人诅咒金子“丧门屋，扫把星，败家精，狐狸精。唯愿

金子得怪病，早短阳寿命归阴。”的唱段，选用了四川民间的[端

公调],曲调低回沉浑，半吟半唱,古朴中蕴涵着几许野性，咏叹中

透露出一股阴冷。陈雪扮演的瞎眼焦母十分传神,目光直定却身手

麻利，反应灵敏，加之其韵味十足的唱腔，刻画出一个对媳妇刁悍

狠毒、对儿孙却爱护有加的既可恨又可怜的老妪形象，同时也丰富

了川剧老旦行的演唱方法和技巧。 

其三，传统行当艺术与现实人物形象的互补。传统戏曲是行当

的艺术,生旦净末丑各行当类型均有各自的表演程式，但是，如何

在现代戏中建立起新的行当规范，这是数十年来戏曲界同仁一直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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探索解决的一个难题,《金子》在这方面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。既

然是表现现代生活内容,人物造型穿戴、举手投足就不能硬套传统

的表演程式，但也不能照搬现实生活的原形，生活化与程式化的活

用与互补，是该剧舞台艺术审美形态的又一特征。该剧一共只有六

个角色，却是生旦净丑齐全，角色形象典型而鲜明，金子、大星、

仇虎、焦母是生活在民国初年的现代众生，这些角色的舞台表演却

没有拘泥于现实生活的真实，举手投足虽非台步程式，却规范在锣

鼓的节奏之中，使观众能感受到戏曲的韵律之美。放羊人白傻子虽

不是主角，却是一个让人过目不忘的艺术典型。他腿瘸、手曲、嘴

结巴,智力低下,形象丑陋,却爱美、心善、说实话，令人同情。这

个角色的外型及舞台处理基本上采用了写实模仿的话剧表演方法，

但在表演上却化用了传统戏曲的矮子功，从全剧看没有丝毫的生硬

突兀之感。这是因为导演谙熟传统戏曲的表演规律，善于把握一般

与特殊、内在神韵与外部形态的辨证关系。在传统戏表演中，惟有

丑行可以在不失戏曲表演法则的条件下跳出行当表演规范，甚至跳

出戏外插科打诨，观众对此也是熟悉且欢迎的。从白傻子身上，观

众看到了现实生活中一个真实可信的善良的残疾人，也依稀领略到

传统川剧丑行的艺术精髓。《金子》采用的这种传统与现代表现方

法相结合的塑造人物形象的方式,扩展了戏曲艺术的表现能力,为观

众提供了新型的戏曲审美范式。 

  

三、对当代戏曲发展的贡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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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金子》不但是川剧发展中一部里程碑式的剧目，在 20 世纪

中国优秀戏曲剧目中也居于举足轻重的位置。何以见得？《金子》

演出以来，囊括了中国舞台艺术界所有最高级别的奖项，文化部文

化大奖、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、戏剧节奖、中国艺术节大奖、中国

戏曲学会奖等诸多桂冠集于一身，这在全国戏剧界是不多见的。在

20 世纪最后一届中国艺术节的评奖中,戏曲的五个大奖由京剧和川

剧各占两名，京剧《贞观盛事》《骆驼祥子》、川剧《金子》《变

脸》,这些精品剧目构成了新时期中国戏曲金字塔的塔尖。《贞观

盛事》讲述的是大唐开国之君李世民与丞相魏征君臣之间，一个敢

于犯颜直谏、一个善于广纳忠言，共同开创贞观盛世的历史故事。

这是一出典型的大投入、大制作的剧目，以其海派京剧的气势君临

舞台，100 多人的演员阵容，身临其境的舞美制作，精美华丽的服

装道具，庞大的伴奏乐队，显得大气磅礴、雍容华贵。在 21 世纪的

戏曲舞台上，应该有这样从整体上代表着国家艺术水准的精品剧

目。《骆驼祥子》则以其对现代戏舞台虚实关系的处理、以及在塑

造现代戏人物形象的多种表现手法方面为我们打开了新的思路。川

剧《金子》的贡献则在于,它以传统川剧表现方法作为构建舞台艺

术的基干，又有机融入现代艺术的语汇，创造出了具有鲜明地方特

色和现代审美特征的新的戏曲样式，在综合艺术的完整性上达到了

前所未有的高度。同时，在一出剧目中，创造出几个性格特征鲜明

的艺术形象，这在新时期戏曲舞台上是绝无仅有的，其显而易见的

艺术性、学术性内涵，自然而然地吸引了戏曲理论界关注的目光。

《金子》及《变脸》《死水微澜》《山杠爷》等剧目的出现，让我

们看到了川剧在新世纪发展的光明前景。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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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许因为有上述原因，《金子》在 2003 年当之无愧地入选首届

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，从戏曲艺术发展的规律性上来认真总结这

些精品剧目创作演出的经验，是戏曲理论界应尽的职责，这项工

作，还有待深入进行。 

  

 




